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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枫散文选集》放在手边，素面，她的名字占据
了封面的核心位置，书法体，飞扬，轻浮，跟她本人有相
当反差。

周晓枫的文字识别度极高，强烈的洛可可风格。不
少人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么写太累了吧，光看着都需
要吸氧，写的时候还不得一边输血一边打营养液吗。事
实上，如果要写正常信息密度的散文，对她来说，倒是个
先拿大顶再360度转身接侧空翻的活计。她今天散文中
的华丽和炫目，在当年那篇得到满分的高考作文中早已
一一呈现。我记得大学一年级的军训结束时，就算在公
文式的思想总结中，她也布满了豪华的排比句和精密深
微的比喻和通感。这直接让军训的班长发抖，他看完了
全文，完全没有领会这篇总结的意思，这跟他熟悉的“一
定，鼓舞，必将，坚强，信心”类的文章完全不同。班长跟
我关系不错，这个淳朴的军人拿着文章悄悄找到我，问
我对它的看法。我犹豫了半天，告诉他：这篇总结的意思
是，军训让人升华，嗯，就是那种，可以升华到平时不可
企及的境界，特别有高度，高到缺氧的那种高度哦！班长
歪歪扭扭地走了，不知道我的安慰是否见效。只是他必
不知道，我对他的印象，跟那篇汉大赋风格的思想总结
紧密相连。我怀念他。他不是第一个被这种文字震慑和
吓到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周晓枫不会骂人，我说的是那种街头的骂人，这一
方面源自她的教养，一方面源自她对语言的洁癖和修饰
的本能。在激烈的冲突中，会比较吃亏。一个普通人组织
短句的效率，不见得比思考速度快得多的周晓枫占便
宜，但是一句指责对方的话，如果需要对方调动对修辞
手法的理解、文学作品的记忆、典故的翻译，才能体会出
个中深意，基本上是一种无法势均力敌的吵架模式，即
使获胜，对方也毫无优越感可言。我惟一能记得的，只是
周晓枫描述某人无能的表现。那位在厕所里突然听到一
个声音，跟曾经发生过冲突的旧人说话非常相似，她吓
坏了，本来在尿尿，“破折号都变成了省略号”，周晓枫同
情地说。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她非常珍惜自己所说的难听
话，在说过精彩的难听话之后，她会刻意记住，回头说给
我听。绝大多数在我听来，也不过是金风拂面，薄有寒
意，达不到劲风扑面的效果。但我也必须承认，经过长年
对于胆量的训练，加上幽默的含金量，她的难听话也已
经逐步自成一家。印象深刻的难听话有：有人说这篇小
说是垃圾，我觉得不是，垃圾还可以分类，还可以再利
用，这个顶多算一种呕吐物，吐完又舔回去的那种。

应该说，她确实具备刻薄的才华，不过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刻薄不过是啤酒中的酒精含量而已，为不善饮
的人带来微醺，更多的部分，则是可以解渴的水，以及带
有审美功能的金黄色泽。一到文字上的臧否，她立刻充
满彪悍直接的勇气——用勇气这个词太低了，是本能。

这种带有宗教感的诚意，让她面对自己的文字，也显得
残酷无情。

某年她获得了冯牧文学奖，颁奖词的第一句就是
“周晓枫的散文冰清玉洁”，她在电话里跟我念出了这句
话，我们大笑。晓枫知道，对于写颁奖词的人而言，“冰清
玉洁”四个字绝非全然正面的评价，这似乎是对她早年
散文的某种描述和暗讽。她早年散文的关键词，是上帝、
童话、婴儿、花朵、善恶。大多数看过的人，无法想象作者
本人还具有正常的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2003年前后，
她的题材发生了重大转向，身体和器官、羞耻和觉察成
为她关注的内容，她的散文在细密之外，包裹着冷静和
残酷的寒光。

那段时间大概是她收获骂声最多的时候吧。我一度
对她非常担心，对于别人一句不实的指责都辗转反侧不
能入睡，她如何承受这些激烈的否定和辱骂。很意外，她
完全不在意，完全的意思是，她丝毫没有把这些话放在
心上，吃喝拉撒不受影响，接下来的散文写作，也没有一
丝向骂声妥协的征兆，相反，她越发兴高采烈，并向没心
没肺的深渊滑得更远。我甚至怀疑这是某种自我保护，
经过缜密的观察，我知道不是，这才放下心来。

她对否定的漠然，来自于对自己兴趣和能力的把
握。事实上，一个成熟的作家会有自己的刻度。众声
喧哗，而她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几个她尊重的人的评
价，不是倾向性的评价，是技术性的评价。屏蔽大多
数反馈并不需要她真正劳心的努力，她不过是借此消
解了人工的栅栏，给自己留出了撒欢的空间。她越来
越直接，是因为越来越知道在做什么、往哪儿去。我喜
欢她现在散文的走向，像打着绑腿翩翩起舞，紧实的绷
带重新组织肌肉的强度，而无损舞姿的曼妙。《铅笔》是
她至今为止最好的散文，也是一篇被低估的散文。回旋
的结构，让这篇散文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形式本身深
度介入了内容，在若即若离的局部篇章中，她的反思和
怀想被拉长。在形式的探索上，目力所及的散文作者中，
鲜有人比她走得更远。

我和晓枫在少女时代就认识，彼此都认为是成长期
最大的创伤，在互相侮辱上面，各占胜场。她底子里依然
是一个没有侵犯性的考拉，只是从一个特别爱操心、惟
恐别人指责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只要有人负责，就迅
速将智商降为负数以逃避责任和选择的寄生分子。跟她
旅游是一件苦事，她既不会记账，也不参加规划，只是没
完没了提出各种不靠谱的想法，对她所有的要求只剩
下：不许添乱。我们在阿布扎比的谢赫·扎伊德清真寺游
荡，那里奢华得让人有些不安。细节极度精致，繁复的花
纹和精巧的结构却构建出纯净浩瀚的气象。我慨叹华丽
有时候也会淤塞和浪费，晓枫悠然说：美来自难度。她光
着脚踩在镶嵌着花朵图案的大理石地板上。我知道这句
话从来都是她深刻至骨的主张。

□周晓枫

2013年的整个3月，我都在恍惚之中，因为
从此自己将开始职业写作。告别从事了20多年
的编辑岗位，我擦去办公桌上的指纹，收拾得像
犯罪分子离开现场。由于本性上的健忘、混沌
和偏执，这份职业易于让我紧张和内疚，直至压
力难以承受。那些受我责难、令我愧对的作家
们，我不曾有益于你们的人生，好在今后，我不
再是个祸害。

我天生懒散，以前总拿编辑工作当借口，
陆陆续续，写得很少。因为我把时间都浪费
了，所以我就没有时间了。勤奋对我来说或许
并不适合。我曾说，对于天赋不足的写作者来
说，平常最好不要时时构思，就像一个神经衰
弱者，若非睡眠时间就不要躺到床上一样。可
现在，只剩阅读和写作了——活到中年，除此
之外，我没有过其他的坚持。并非自证纯粹，
而是说，我的寡情寡趣，惟有通过单一的途径
才能有所调整。我的读与写，包含着某种自救
的成分。

比之写作，我更愿意成为阅读者。我觉得，
阅读者的体重有一部分由书籍的脂肪组成——
那些美妙的字词，那些高蛋白的小昆虫，或许早
在童年就帮助他们理解了什么是飞翔。像置身
花丛的蜜蜂，尾刺不经意地划过蜜槽从而沾染
芬芳，这就是阅读者得到的奖赏。我读书缺乏
体系，盲区甚多，尤其中国文化传统这块。对我
个人来说，何谓传统？究竟什么才是我文化意
义的经书？我的兴趣和能力集中在翻译文学领
域，那就是我的源头——吃国产奶酪长大的孩
子，消化道始终被异域食物填充而获得了适应
性的营养。这是否意味着，在一种先天性的背
叛里，我终将无法忠诚？阅读使我从庞大的写
作者阵容里找到与自己相似的血缘，有的名字
未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量，但我知道若是自己
整形，看着勒口上的作者照片……那或许就是
我想要的一张脸。

嗜好密集而浓烈的风格，我爱那种个人口
音很重的文字；阅读影响着我的创作，同样是繁
复、绵密、任性到一意孤行。每当读到心仪之
作，我情不自禁学习那个作家的语感。当手法
拙劣的剽窃者遭受鄙夷，小心而隐蔽的模仿者
已完成秘密的致敬。我明白自己由此偏离公众
趣味，丧失读者，甚至责任编辑看我的出版校样
时都产生过类似高原反应的头晕和窒息，但我
并不为此羞耻。寂寞就寂寞吧，我喜欢人烟稀
少处的清静；如果有幸，我可以更靠近某些只存
活于边缘地带的真理。

其实我的态度并非傲慢。我承认从未摆脱
困境，总是一再陷入怀疑和自我厌弃，写作培养
了我对自己的蔑视。偶尔的夸奖也难以使我振

作，反而是批评，能使我获得奇怪的安全感，如
敲背之妙。

我最受诟病的特征是华丽，是汹涌的词，是
缭绕的句式，以及路线复杂却腹腔空旷的意义
迷宫。“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
段。”这是审美和境界上的局限。我难以克制地
迷恋浮巧小智，强迫症似的寻求对偶效果——
从成语的四字工整，到哪怕是残剩比喻里所暗
示的神谕。我知道留白必要，知道手起刀落的
快意，知道刃若锋利，必去除由装饰带来的障
碍……道理我全明白，可情不自禁：比之寒光，
我更易醉心于刀鞘上的雕花。

工笔、巴洛克、浓墨重彩。它们都是在缓慢
中积累足够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带给我写作
中的安全感。比如，当我们使用“月亮”，它是公
共的名词，并无个性；当前缀形容词，无论“魅惑
的月亮”还是“清凉的月亮”，都包含了写作者的
态度，使事物渐具私属的性质。反复标记的形
容词让我心花怒放，有如贪婪的老财主守着他
的密码锁：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其实，形容词
既是我的密码，也是我破解世界的长柄钥匙：金
属上的独特缺刻在锁孔里旋转，随后从秘境里
透出光线……

许多大师和前辈的成功在于：简洁而有效
地使用动词，尽量减少对形容词和副词的依赖；
许多学生腔的作品，都习惯堆砌过量的形容和
泛滥的抒情……尽管有许多的经验与教训，我
依然不悔对形容词的热爱，依然向死而生。我
深知，与创作规律存在出入，我将由此遭遇自由
或付出代价。

喜欢繁复修辞，但我讨厌甜美主题，讨厌花
丛中的嘤嗡。我像只彩虹色的热带苍蝇，带着
过分的艳丽，带着蛛网般的细腿上携带的一点
点不详的观念，手脚轻捷，无声抵达，无声远
离……我愿做个低调而有效的作恶者。

认真地写下去。我羡慕而从不嫉妒那些优
秀的女作家，不是美德驱使──嫉妒是拥有同
样的才能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相对于我的
小才能和称不上努力的劳动，命运对我，已是厚
待。多少写作者幻想自己创作出伟大得有如天
堂建筑的作品，可面对的，却是被推倒一片的残
局生活。相比之下，我已心怀感恩。

我当然知道，执拗有时适得其反，积重难返
的风格容易散发暧昧而倾向于败坏的气息。我
觉得满意的文字不多，尤其翻看数年前的旧作，
感觉朱颜改，把自己气得青面獠牙。但这意味
着创作上的进步吗？一个多年未遇的朋友读罢
我的新作，给予简短有力的评价。他鼻孔里喷
着冷气，说：“还是那样，写得顺的像山东快书，
写得不顺的像绕口令。”

■印 象

周晓枫散文的童话气质 □张锐锋

周晓枫，鲁迅文学院第十四

届高研班学员。先后在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十月》杂志社和《人

民文学》杂志社做文学编辑，

2013年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为

驻会专业作家。出版过散文集《上

帝的隐语》《鸟群》《你的身体是个

仙境》《斑纹——兽皮上的地图》

《收藏——时光的魔法书》《雕花

马鞍》《聋天使》《周晓枫散文选

集》以及笔记体《醉花打人爱谁

谁》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冰心文

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

奖、十月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

等奖项。

形容词赞美诗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我们面对的文学有两种：神话的文学和童话
的文学。神话的文学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世界的
强烈映射，它是人类内心自卑和狂妄的说明，这种
矛盾的、缠绕的内心生活，必须借助神奇的、凌驾
于我们头顶的神秘权威的行为示范才能赋予其合
理性。与之对应的是童话的文学。它是对神话的文
学的背叛，是对个体精神的理解和内心规则的秘
密遵守，它看到了每一个个体的差异并默许了这
种差异，它以某种理性的光芒重新照亮被黑暗掩
埋了的真实，并将精神从贪欲的肉体中分离和提
炼出来，转化为某种纯净的形式。

在一个以物质为中心的时代，大众更渴望看
到神话的文学，因为这样的文学更容易展示社会
的力量，人们会将自己和一个海量的数据包打包
在一起，以便将自己的一切混合在时代的特质中。
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文学越是捕获足够丰富
的个体心灵内容，就越容易让阅读者感受到自身
存在的真实感，也越容易让我们感受到基本人性
和精神的互融。而且，越是单纯的、透明的事物，也
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这一点上，周晓枫的散文具有某种童话的天
性。从她最早的散文创作中已经显示出这种倾向。
比如《它们》《鸟群》《幼儿园》《斑纹》《琥珀》以及近
期创作的《巨鲸歌唱》《素描簿》等，作者将目光投
射到各种动物身上。这其中有着对现实生活的巧
妙规避，也有着处理个体经验策略的考虑。重要的
是，这些动物是大自然中纯洁的生命，它们的一切
行为都呈现自己的本性。在这些我们所不能理解
的动物身上，有着婴儿般的“无过失状态”的光芒。
它们的一切，来自天性的召唤，体现了上帝造物的
初衷，我们似乎能够从中找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
乐园前的生命景观。

《它们》开宗明义：“在上帝眼里，人绝不是他
惟一的子民。因为禀赋智慧，在自然的家园中，人
近乎长子的角色，担当着某种家族主脉的承递，及
抚饲幼小的责任。那所有盛纳着生命的，都是人类
血缘意义的亲人。”在这里，人类不是征服者，不是
不择手段的自利者，而是大自然的分享者，以及一
个大家庭中的一切责任的承担者。显然，这是一种
理想状态，一种令人向往的、万物平等的、深含着
正义价值的宗教图景。它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周
晓枫没有直接、直白和鲁莽地说出自己复杂的内
心感受，她只是想用某种赞颂美好事物的方式，唤
醒人们冷漠麻木的、无梦境的睡眠。

她描绘了动物世界令人震惊的美：“孔雀收藏
着一把绝代华丽的扇子，它们喜欢在这个时刻把
它打开。阳光的丝线在扇羽上编织着，光影变幻，
璀璨夺目。孔雀是世袭的贵族。”“豹子是长得最精
简的一种动物，它的肌肉布置、组织结构都是为了
速度设计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剔除了。豹子甚
至克制食量以保证身材、维持速度。”“象是陆地上
体形最大的动物，但它却是草食，为了维持庞大身

体的热量，它长途奔走，花费数倍的精力和时间来
寻找食物──相等的热量本来可以从一只动物的
身体上轻易得到提供。相反，象群在野外常会庇护
被追逐的鹿麂……”

在《素描簿》中，她发现了蛇的神奇以及与僧
侣之间的神秘关联：“光头，它剃度过。蛇的神情，
融合了出家人的悲悯和淡漠。它的身体没有轮廓，
始终维持额头的宽度——去除四肢里得以藏污纳
垢的欲望，它修行。以最低微的匍匐，以磨蚀中的
寸寸鳞皮，受难般，感知大地上无尽的石块和刺
丛。”在《马戏与杂技》中，她发现了马戏团里“集中
着大量的动物天才”：“本性谨慎胆小的山羊，现在
熟练地把分瓣的高跟的蹄子落在细细钢丝上，它
中空、后弯的角上，像女孩的冲天辫系着红绸带。
小狗排队亮相，摇摇摆摆，步子还不稳，穿着可爱
的卷着花边的小花裙──幼儿园的一群小朋友。”
这些令人感奋的描述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使我们
立即就想到了一些熟悉的文学家的名字——法布
尔以及列那尔、希梅内斯。在这些遥远的欧洲人的
笔下，我们曾经看到过类似的生动描写。

动物的种种特征，和我们引以为荣的很多品
性具有相似之处，甚至某些隐藏于人性中阴暗、卑
微、猥琐的东西远不及动物的德行。它们惊人的本
领以及天然之美同样会引发我们的惊叹，并让这
些万物的灵长感到相形见绌。这中间一直闪烁着
一个不朽的主题：爱。世界是如此美好，大自然中
竟然存在着这么多美好的同行者，这给了我们热爱
生活的充足理由。生活的繁荣不是人类自己在孤独
中获得的，而是无数存在者和我们一起造就的。这
些可爱的动物们，不仅给予我们快乐，还不断用它
们身上闪耀的神性，为我们提供拭去尘土的一面面
镜子，让我们从中找到迷茫中丢失的自己。

周晓枫也从动物们的行为中寻找人世间许多
谜题之解。许多社会现象和经验中的事实，不断动
摇我们从一开始就尊为圭臬的信条。问题可能有
很多答案，但是动物界的事实可能提供了问题形
成的秘密基因。她写道：“肉食动物以草食动物为
食粮，就像恶以善为营养。善滋育着恶的蓬勃生
长，同时抑制着恶的无边蔓延，这奇特的二律背反
关系埋藏在道德法则的深处。当狼吃掉羔羊，它揭
示了善恶的两种走向：善是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
成就善的，恶是以壮大自己的方式来成就恶的。有
时我觉得善的传播依靠一种基因关系，只有血亲
意义上的温良之辈才能继承和传递；而恶近乎传
染病症，它的扩散不需要苛刻的条件。”这样，她推
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恶在力量上强于善。

她还看到一连串令人痛苦的生存事实：在食
物面前放弃了高贵和自尊。“我不会忘记一只长颈
鹿给予我的细腻温情。我喜欢喂饲一些我喜欢的
动物，我知道这是非法的。有一次，我带了苹果给
长颈鹿。它的笼子太高了，我无法投递，只好把苹
果切成块，从网笼下面扔进去。这种天生没有声

带、受了伤也永不呻吟的高大动物，以优美的弧度
垂下它的头颅，因为苹果紧贴地皮，它必须困难地
劈开双腿、尽力低头才能吃到。”

在另一篇文章中，主人公换成卑微的蚂蚁。
“小小的铠甲武士，相互箝牢，企图致对方于死地。
我不能从外貌上区分两方：精巧的触须和腿，占到
身体一半的硕大脑壳，卵形腹部，细得夸张、几近
束断的腰──蚂蚁长得全一样，它们凭什么记清
庞大的家族成员并指认混同于中的敌人？靠气味
吗？我从两边的蚂蚁队伍里各捏出几只，仔细地
闻，辨别。”这种莫名其妙的兄弟阋墙、煮豆燃萁，
令人愤懑和悲哀。重要的是，判断和指认敌人的方
式十分轻率、简单，仅仅凭借毫无理性的冲动和激
情，就可以将对方置于死地。

在这里，仿佛动物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照着
人们按自己的原型写好的剧本，来表演一场戏剧。
一个无处不在的导演，已经暗藏到它们的心灵里，
控制了它们的情感和力量，铺排了所有曲折的过
程和悲剧性的结尾。在周晓枫的许多散文中都涉
及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推导出
来的结论。动物不仅成为人的化身，还在其表演的
细节中暗示了人的困境。可以说，这些动物形象编
写出一个个“伊索寓言”，并将其纳入了基于人性
诠释的叙事美学。

另一方面，这样的散文不断营造紧张的语言
氛围，将我们对待动物的故事嵌入一个巨大的背
景之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作家的悲悯情怀。在

《幼儿园》中，她讲述了一系列童年的故事，其中一
幕，就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以凹透镜聚集阳光追
逐一只可怜的蚂蚁。“凹透镜下，出现一个耀眼的
光斑。我调整角度，让它追上一只正在觅食的黑蚂
蚁。舞台投射下来的聚光灯，集中在蚂蚁身上。强
烈的光源似乎让它怔住了。它不动。然后，蚂蚁的
腰背渐渐拱起，头部弯下去，几乎碰到屁股尖。它
僵硬地翻了个身，几根细得快看不出来的腿在空
气中盲目地蹬了几下，就停止……又移回来”。一
个儿童仅仅出于对一个试验的好奇，却用一个雪
亮的光斑杀害了一只蚂蚁。

她之所以选择了一个儿童无意之间的游戏，
不仅仅为了回忆往事，也许旨在说明人们对待大
自然以及动物世界的傲慢态度。儿童是人生的初
始阶段，他们的行为表达基本人性。儿童对外部事
物的处置方式，他对待动物生命的冷漠态度，更使
我们悲伤和绝望。我们可能借用各种名义来粗暴
地对待同一个屋檐下的朋友，用以满足自己的某
种欲望，但一切理由都不能证明我们残酷行事的
正当性。在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周晓枫引用了一
条“伪消息”，据称尼斯湖怪兽已被捕获。她写道，
水怪曾躲过百万年时间的大劫，最终却躲不过人
类的眼睛。“一米多长的麻醉镖”是我们使用的科
学凶器——有时科学就像一种伪正义，另一种形
式的暴君，它吞噬仁爱，如同钢铁葬送麦田，工业

抹杀温情。难道我们与动物的联系只剩下科学？更
何况某类科学不过就是庄严化的好奇心。在这样
愤怒谴责的同时，她怀着感恩之心说：“秋日的阳
光淡淡照耀着，树叶缓缓飘逝下来。我穿着一件熨
帖的羊毛衫，坐在动物园的长椅上冥想着。我不知
道动物是怎么看待我这个披着羊皮的人，但我知
道，我此刻的温暖是动物给予的，是它们脱下了惟
一的衣裳，披在了我的肩上。”

周晓枫不是一个动物学家，缺乏相关的复杂
精细的动物学知识，当然也缺乏类似的生活经验，
但她关注动物，关注经常出现在童话中的动物意
象。她觉得动物身上具有的神性光芒可以照亮人
性中黑暗的部分，会让人生变得敞亮。她文中的一
些细节，可能出自虚构，但这是表达方式的一种设
计和合理推测。虚构是一切文学形式的本质之一。
文学既不能毫厘不爽地记录事实，也不能通过忠
实的记录获得更大信用，关键是通过这样的设计
和虚构攫取更大的真实。这就是文学，它需要蓝
图，需要类似于欧氏几何证明中的辅助线。

文学也不是用来解释万事万物的，事实上它
排除了绝大多数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文学创
作的局限性。周晓枫将自己的写作限制在一个较
为狭小的范围，正是为了从一个厘米级的面积上
找到更为广袤时空中的证据标本。她甚至不惜牺
牲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直接证据链，进而采用
纯真的童话叙事。在她的写作中，动物故事及其
栩栩如生的意象仅仅是一部分。在《黑童话》《铅
笔》《后窗》《聋天使》这样的自我讲述中，她甚
至直接潜入童话之中漫游。即使是完全讲述记忆
中的事件，如《来自美术的暗示》《你的身体是个
仙境》《月亮上的环形山》以及《齿痕》等，也仍
然沉浸在扑朔迷离的童话讲述之中，作品弥漫着
浓郁的童话气息。她已经习惯于用童话的视角观
察世界和解读自我。

为了在文学创作中获得童话般充满趣味的效
果，必须配备必要的叙事语言，以便使一个个场景
和包含在其中的思想充分活跃起来，让童话要素
实现有效的“沉入”。许多评论家认为，周晓枫是一
个修辞迷恋者，语言的狂热从本质上来自她对童
话的狂热，同时她也拥有与之相称的机警、幽默和
充溢着智性的非凡创作禀赋。“语词是内在鸣响”，
康定斯基在《艺术的精神》一书中认为：艺术地使
用语词，不仅可以导致内心鸣响的声音升高，还可
以表现出这个词汇其他未知的精神特质。正是这
种“语词的内在鸣响”和单纯的规避了经验中繁
杂、暗淡和冗长沉闷的内容，并剔除了纯洁的灵魂
上附着的污垢，才缔造了周晓枫散文的童话气质
和写作精髓。

缓释的主张
□方 希


